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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技术的出现对于人类来说，并不是与对物质的要求一同出现的，它更

多地含有审美意识和装饰成分。刘道广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民间美术发展史》

一稿中写道：“ 在月光皎洁的夜幕中，围着通红的篝火，原始民族的人们头戴

禽毛编成的冠帽，身穿斑斓的兽皮衣裳，和着铿锵有力的打击乐声，跳着粗犷

劲健的舞蹈，围观的人们像发了狂一样地随着节拍喊叫，也使人们似乎忘却了

一天的疲劳⋯⋯在这些主旨各不相同的舞蹈中，人们还可以看到各种服饰装扮，

情人们为吸引对方进行的刻意修饰，自然更令人瞩目：服装尽管简陋，但色泽

颇为鲜明，首饰尽管不够精致，但磨制的特别光亮，在火光映照下熠熠生辉。”

很明显，在原始氏族这些寻常的活动中，“ 艺术”的成分已经很多了。服装在

这里除了防雨、防寒保护身体之外，也是交往的需要。从对兽皮选择开始注意

的皮毛色泽，到学会纺织后的“ 量体裁衣”以及附属于服饰的“ 装身

具”———首饰的设计和制作，都是把实用功能和精神审美的需求放在一起加以

考虑。

自然的天空七彩虹霞，奔跑的虎豹有着美丽的条纹和斑点，鸟语花香的世

界是多彩的，在给人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美

的畅想。

!"#$年在江苏省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几块赭土色的土块引起了挖
掘者的注意，这几块石头用水进行研磨后就会出现赭红色，将它与一起出土的

石研、磨盘等研磨工具相联系，无疑这就是当时人们使用的赤铁矿颜料。由此

推断，远古人正是用这些赭石磨成的粉浆，涂绘到身上形成纹饰，也许除了文

身外，也曾将它涂在衣服上进行修饰。无独有偶，在山顶洞文化遗址的洞穴里

同样发现了赤铁矿粉末，同时还有用赤铁矿粉涂成的石珠、鱼骨、兽牙等首饰

物。令人惊奇的是，这些物品上都有精细的钻孔或沟槽，钻孔和沟槽是为了穿

系所用，而且在沟槽和孔的上面都遗留着明显的红色痕迹，人们设想这系带必

然被赤铁矿粉染过色。

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的造型行为和对色彩的利用，除了实用、美观之外，

自然地要与人的社会活动、氏族等级制度和宗法联系到一起。在绘染艺术萌芽

阶段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也正是人类由原始人群向母系氏族公社转变的时期。

当时的氏族都是与某种动物或自然现象联系在一起的，并作为它们的名称，而

这些特定的动物或自然现象用形象表示出来就是我们说的图腾。图腾具有象征

性和符号意义。今日仍然能够见到的彩陶上的纹样有几何纹、水纹、蛙纹、鱼

纹、鸟纹、人形、人首纹等等，这些纹样都是用天然的矿物燃料涂染保存下来

的。对于涂染的使用看似只是一种描绘行为，但它无疑使无意义的色彩成了某

一文化的象征，同时也暗示着一种社会活动方式。当然，天然矿物颜料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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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样的，即使在人类早期的活动中也必然不会把使用颜色限制在单一的色彩

上。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上已能见到红、白、黑三色，湖北京山屈家岭

出土的彩陶上已有褐色和橙色。在河姆渡第三文化层中出土的一只木质漆碗的

外壁则有一层朱红色涂料。这些都充分说明当时的涂彩技巧已经逐渐满足了人

们对色彩多样化的认识。

!"# #$%&’()

无论中外，最早使用的着色颜料都是有天然色泽的矿石、有色土和炭黑。

人类认识材料的性质和由其引起的审美意识是在劳动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他们

感兴趣的是与生存关系最密切的事物。红色的岩石常常让他们联想到捕猎的场

面、初升的太阳，烧火后留下的黑炭使他们与漫长的黑夜联系到一起感到神秘

和恐惧，似有无穷的力量。这些都成了认识颜色、借颜色表现思维的来源。自

然界的颜色千差万别，能够被制作成颜料的物质有许多种。但是，让人惊奇的

是，似乎只有红色、黑色、白色物质的使用才是人类对颜色喜好的共识。一万

五千年前旧石器时代的阿尔太米拉石窟上描绘的受伤的野牛、奔跑的野猪、野

鹿，一两万年前的拉斯科洞窟上线条粗健的巨幅动物岩画，使用的颜色都是以

红色、黑色、白色为主的。即使在今天一些处于偏僻地区的原始部落仍然大量

使用红色、黑色、白色，并对这三种颜色具有特殊的崇拜心理。

原始人类使用的矿物颜料主要是赤铁矿、朱砂、木炭、红土、黑土、黄土。

有关专家推想，人类直接从自然界里寻找颜料，应该是那些最直接与自然物色

彩相一致的物质，这一点除了矿物颜色外，像绿树叶、红花、黄花等植物色素

同样能够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并且这些颜料比矿物颜料更容易制作，使用起来也

更为方便，色相也更丰富。只不过植物色的稳定性较差，色牢度也不能保证留

存太长时间，因而我们无法找到相关色彩痕迹。颜料的使用方法一般是将矿石

粉碎后研磨成细粉末，加水调和。另外，在阿尔太米拉和拉斯科岩画上使用的

颜料，除了用水调和的外，还发现了有的颜料里混合了脂肪，有的颜料是用空

心的兽骨喷吹到岩壁上，这一点说明了当时已懂得了调和剂的作用和描绘工具

的意义。许多时候，我们对原始人对颜料的理解总会认为那些都是凭直觉经验

的初始认知，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然而从不断的考古发掘报告上看，即使在遥

远的原始社会，人们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矿物颜料的粉末越细，其着色力和覆

盖力就越好。 !"#$年，《 人民日报》刊登了考古人员在临潼姜寨发现了一块距今
五千多年的石砚，砚有石盖，砚面凹处有一支用于研磨的石质磨棒，砚边有数

块黑色颜料，并同时发现了灰色陶质水杯五件，由此共构成了一套非常完整的

彩绘颜料的研磨工具。有人用显微镜观察了当时的颜料粉末颗粒，其细度与今

日使用的颜料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可以设想，仅用石质的石臼、石杵、石砚，

要把矿石研磨得如此精细，没有充裕的时间和耐心是办不到的。由此可见，在

当时自然生存条件还十分恶劣的环境下，人们对颜色的重视程度。同时也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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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利用矿物颜料进行绘染着色打下了一个高起点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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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绝说》记载：“ 葛山者，勾践罢吴，种葛，献于吴王夫差。”春秋战国

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位于今苏南地区的吴国，在一次战争中打败了与吴国相

邻的越国，越王勾践也被俘虏。人们都知道越王卧薪尝胆的故事，此外，勾践

被吴王放回国后，为了复国他还使了不少计谋，以麻痹吴王。他听从心腹大臣

范蠡的劝告，令民众种葛，纺织葛布，并将精细的葛布十万匹献给吴王。吴王

肥胖怕热，而葛布轻爽，透汗性良好，自是高兴，由此博得了吴王的欢心，吴

王也失去了警惕，后来果然被勾践所灭。葛，又名葛藤，属豆科藤本植物，枝

长可达八米以上，多生长在丘陵地区的坡地或疏林之中。其根可做食物，其藤

柔韧性好，适合捆扎物品。在长期的实践生活中，人们发现从沸水煮过的葛藤

皮中可以分离出洁白如发丝的纤维，用手搓可成纱线。后来人们逐渐懂得了用

葛纱织布。许多考古发现证明，原始的纺织材料中，葛是最早被使用的。当时

的妇女们剥取葛纤维，用陶、石纺轮捻成细线，织成布匹。据出土文物推断，

当时织布机应该是一种水平式的，固定纺线的一端后，另一端系在腰间来回穿

梭编织。这种织机非常简单，织出来的布布幅窄，也稀疏。这种布称不上精致，

然而它是创造的开始，作为绘染艺术，从此有了基础。葛藤生长慢，成本高，

东汉至三国后，虽然葛布仍然还是人们穿衣的主要材料，曹植也曾写下“ 种葛

南山下，葛蔓自成荫”，但它已逐渐被大麻、苎麻、丝绸、棉所替代，尤其是

明、清之后，南北方大面积种植棉花，葛布几乎很难见到了。

棉布是生活中最常见的织物，印度在公元前 !"""年就有了棉花纺织，公元
前 #""年左右已能绘染出非常精美的棉布图案和印绘出色彩丰富的花布。公元
前 $%"年前后能够生产出十分轻薄的“ 麦斯林”纱。我们的邻国泰国因为其优
越的地理位置，在很早以前就从印度那里学到了棉布的织造工艺和绘染、印花

技术。美洲的秘鲁，大约在公元前 !"""年也同样有了棉花纺织。公元前 &!%%
年的绘染和印染技术得到高度发展，并创造出来了至今仍然产生着巨大影响的

安地斯纹样。棉花“ 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功⋯⋯得御寒之益”。我

国在很早以前就广泛种植棉花，并“ 纺之为纱，织之为布”。《尚书·禹贡》篇，

“ 鸟夷卉服，厥篚织贝”中的卉服，指的就是用海南岛棉布做的衣服。古代文献

和出土文物都证实，我国南部、西南部亚热带和新疆地区很早就种植棉花了。

宋元时期逐步向中原推广，到明代已在国内大部分地区广泛出现用棉布做的服

装，棉花成了纺织的主要原料。说到棉布，不能不提到它的另一名称“ 白叠

子”。其实，白叠子是新疆吐鲁番地区（古代称高昌绿洲）对棉花的称呼。南北

朝时有人从那里回来说，当地有一种奇草，从里面能够抽丝织布。当时中原地

区只知麻葛之物，蚕中取丝，并未见过棉花，以为是在桑叶一样的植物上长出

来的花朵中抽丝而成，于是就把它称为木绵，木绵的绵最后就演变成了“ 棉”



!
!
"

精

品

教

材

立

项

项

目

"""""""""

"
"
"
"
"

染
色
技
术
的

萌
芽

字。从技术方面讲，绘染工艺的发展离不开三个条件：一是纺织物，二是染料，

三是描绘工具。棉织物的广泛使用无疑使相应的装饰手段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尤其是在印花技术尚不发达阶段，绘染工艺必然成了其重要的装饰手段。

!"# #$%&’%()*

世间的许多发现似乎都是一种无意间的巧合。!"#$年春天，山西夏县西阴
村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人们的目光主要集中在那些大大小小的陶器之

上，并被那些精美的纹饰和造型所吸引。然而，被许多考古人员所忽略的一堆

掺杂着泥土的残破陶片中，一个农民却被一个半颗花生壳一样的东西所吸引，

他找来附近几个干活的人一起来猜测是何物，人们仔细观察，不禁甚为惊奇，

原来是半个蚕茧。这半个蚕茧，若在其他地方，只是个寻常之物，不值一看。

可是，此时它出现在早于仰韶文化期的遗址中，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更让

人奇怪的是，这半个蚕茧不是自然断裂的，而是被人有意割开的，为什么呢？

这给人留下了一个待解之谜。

原来，在旧石器时代，先民们的食物主要是靠打猎获得的动物和一些采集

的野果、鸟蛋之类，偶尔在桑葚熟透的时候也会到桑树上弄一些回来，吃桑葚

时会连带着把蚕茧一起吃掉。蚕茧和桑葚不同，不容易嚼碎。经长时间在嘴里

浸润和牙齿的研磨，会留下一些剩余的物质，吐出来后，从这些残留的丝团状

东西中能够扯出细细的丝纤维。最初的时候人们并没注意，随着生产方式的改

进，人们懂得了纺织、编织，同时，对纤维状的东西也感兴趣起来，不自觉地

发现了咀嚼过的蚕茧中的丝状纤维的作用。于是，开始尝试着利用蚕茧中的纤

维织布。经过长时间的实践人们已能认识到，通过咀嚼的办法获得的纤维既慢也

不干净。后来，发明了用骨刀、石刀把蚕茧割开，取其蛹食之，其茧可扯丝织布。

马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极高，《易经》中有乾为马之说。“ 天行健，君子

以自强不息。”马是天的象征，马长六尺便为龙，正所谓“ 天马行空，独往独

来”。然而将蚕与马联系到一起就让人觉得非常奇妙了。甲骨文中有八月祭蚕神

的记载，在神话传说中养蚕的发明者是黄帝元妃嫘祖。沧海桑田，牛郎织女，

男耕女织，说明种植业和养蚕是古代经济的两大支柱。封建社会的每年春季，

皇帝率百官要举行祭天仪式，并动手象征性地开犁耕种，皇后则率宫女采桑喂

蚕。《华阳周志》载：“ 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

王。”据传说，他经常着一身青色衣装到处巡游，每次遇见在田野耕种的农民都

要传授其养蚕织布的技艺，由于他施艺不求回报，所以每到一处都非常受人欢

迎，便留下了“ 青衣神”的美称。因他的名号是“ 蚕丛”，故人谓之蚕神。

那么，蚕与马又怎么有了关联呢？据《宋史·孔维传》记：“《月令》仲春

祭马祖，季春享先蚕，皆为天驷房星也。为马祈福，谓之马祖，为蚕祈福，谓

之先蚕，是蚕与马同其类尔。”《蚕书》称蚕为龙精，其首似马，马六尺可称为

龙，蚕和马就这样被牵强地扯到了一起。看似莫名其妙，但是民间却愿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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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神话般的传说。《搜神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太古之时，有人远征，其

女思父，戏对家中牡马说，你如果能把父亲叫回来，我就嫁给你。岂料，此马

通人言，绝缰而去，不几日，真把她的父亲找回来了。从此，这匹马见到这个

女子，便喜怒奋击，其父知道原因后，便用箭将马射死，暴皮于庭院中。哪知，

一日这个女子以为无事，便到马皮上戏耍，忽然间，马皮似乎活动起来，随即

将女子卷走。后来，村里人在村头的一棵大树上找到了她和马皮，不过此时的

她已化为蚕。这种蚕吐的茧个大，质量好，人们竞相收养，并将这种树称为桑

树，取‘ 丧’之音，以纪念此事，也将蚕称为‘ 马头娘’。

桑蚕的生产是我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重要农副业，与经济发展和生活

密切相关。对桑蚕的养殖和纺织技术的进步，开创了历史的文明时代。历年出

土的商代文物几乎都有雕刻十分精细的玉蚕，甲骨文中也出现了很多与桑蚕有

关的文字。战国铜器宴乐射猎采桑纹壶（故宫博物院藏）上有妇女攀登桑树采

桑叶的图象。成都出土的汉画像砖上刻有站在地面上采桑的人物，这形象地证

明了秦汉时期的低矮型桑树已能大面积种植。我们知道，丝织工艺在商代末年

已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西周时称为“ 妇功”的纺织妇女与王公、士大夫、百

工、商旅、农夫并列称为“ 国之六职”。“ 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我们的祖

先很早就知道颜色能够使衣服产生美感，丝织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带动染色技术

的进步。春秋战国时的墨子曾记述他在染坊中看到白色丝绸放入染缸后“ 染于

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者其色亦变”。然而，将丝绸染成五颜六色并非

如此简单。每年春天，染工们要把生丝和绸坯进行暴炼，之后进行脱胶处理，

还要用草木灰等炮制的碱性液汁浸泡七天七夜后去除丝纤维的丝胶和杂质，而

且有些颜色更需进行多次浸染和套染才能得到。与“ 三次入染可成浅绛色，五

次入染可成赤黑色，七次入染可成黑色”相伴的是绘染技术从中取得了宝贵的

实践经验，使过去只能用矿物颜料描绘色彩，利用植物色的套染、叠染和多次

绘染的技术能够表现出来。而且色泽更加鲜艳光亮，织物的质感更加柔软。

!"#$%&

简述远古时期染色技术的特点、绘染颜料的性质。在图书馆寻找更丰富的

资料充实课题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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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来，对动植物纤维的精炼、染色和绘染等加工技术都已形成一定的

工艺程序。石染、草木染等染料品种得到了逐渐增多，并不断创新。加之草、

石染料并用，染、画、印工艺结合使纺织品更加绮丽多彩。另外，媒染剂和套

染技术使绘染色谱更加丰富。入唐宋时，官营手工业已有整套的严密组织规范，

作坊规模相当庞大，仅炼染之作就有青、绛、黄、白、皂、紫。除官办外，民营

和民间家庭染织也很发达。据资料记载，仅唐代“ 天宝中，朝廷度支岁入部分

的纺织品，高达绢七百四十万匹，丝一百八十五万屯（一屯等于六两），麻布一

千六百零五万端”，并规定“ 好不过精，恶不至滥，阔者一尺八寸，长者四丈”。

除数量外，唐宋时期的印绘工艺同样得到了空前发展。相传，唐玄宗有一位名

叫柳婕妤的嫔妃，天资貌美，甚得宠爱。有一次过生日，百官借机献媚，所送

礼物奇珍异物、金银珠宝无所不有。可这些东西在宫中只是寻常之物，引不起

她的兴趣。礼品过目时，忽有一匹草绿地上有橘黄、土黄、天青、大红、白色、

沉香等八色绘染的设色层次丰富，纹样是狮子、天马、孔雀、仙鹤图案的绘染

面料引起了她的注意，令她非常喜欢。一问原来是她的妹妹托人带来的。这样

的好东西想来皇后也必是看着新奇。借花献佛，她又把这件绘染转送给了皇后，

以求得她今后多加关照。一日，玄宗见到也感到此物格外清新悦目，于是令朝

廷工官依样制之，赏赐给有功臣子。此后，贵族们便纷纷效仿。

!"#$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了“ 天青色敷金彩轻容”，这是一件使用
染色、印花、画绘三种工艺的织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绘染面貌。该件

“ 可能在已经靛蓝染色的织物上，用型版先印一种色彩的花纹作为定位，再分别

彩绘及敷金。在整个织物上，花的距离和位置比较匀称一致。更利用颜色优

良覆盖性能，排除了天青色的干扰”。另外，%"&’ 年在福州南宋墓出土了大
量的纺织品，这些纺织品的一大特点是很多镶有非常艳丽的带状纹饰。其中

有一件内容是芍药灯球纹样（见图 $(%）的很有代表性，它采用了镂空型版印
花和彩绘等工艺是多种色彩的颜料印绘结合的非常成功的制品。分析工艺手

法，其程序大概是这样的：

先用型版刻出纹样主题轮廓，用刮浆的办法印出固定图案的位置；经染色

后，除去白浆；最后在白色花型部位进行细致的彩绘。这件作品在印制和彩绘

技术上充分反映了唐宋印染和染绘的特点达到了新的水平。

唐宋在我国历史上是文化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就绘染技术而言，已经处于

非常成熟的阶段。这方面除了绘画的技法之外，还与植物染料的色谱增多，染

液提取工艺日趋完善，懂得媒染剂的作用和多次套染叠染工艺的使用有关。另

外，与绘染关系密切的染缬工艺的大发展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并且在很多时

候是绘印、染绘结合，出现了丰富多彩的状况（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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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青碧缬”是唐宋民间女子流行的时尚，其实不只是妇女，我们在帛画、

壁画、陶佣、唐三彩中还可以看到许多男子也身着染缬服装。天宝九年（ !"#
年）当安禄山还深得玄宗宠信时，得到的赏赐就是“ 夹缬罗顶额”。为什么绘染

与染缬工艺密不可分呢？我们从它们的工艺特征上分析可以看到这一点。

缬，指有花纹的丝织品。唐《一切经音义》中说：“ 以丝缚缯染之，解丝

成文曰缬。”很明显，这里说的是绞缬，其后泛指手工染色印花和其他绘染工

艺。从工艺上看主要有四种：蜡缬、夹缬、扎缬和浆水缬，也就是今天称谓的

蜡染、型版染、型版印、扎染。

蜡缬。《贵州通志》曾记载：“ 用蜡绘花于布而染之，既去蜡，则花纹如

绘。”关于蜡缬，我国西南地区秦汉时就已相当成熟。其以蜂蜡或白虫蜡为防染

原料，在白布、绢或丝绸上描绘融化的蜡液，蜡冷却后，投入染液中进行浸染，

染后用沸水去掉布面上的蜡层，即得花纹清晰的蜡缬。唐宋时的蜡缬主要是植

物色靛蓝染色，需要彩色蜡染的时候是在蓝色蜡缬的基础上，用猪血、牛血绘

以红色，局部地方用植物染料的橙、黄、绿等色彩进行点缀，如果是强调色彩

之间色块关系，则用矿物颜料进行彩绘覆盖一些底色（见图 $%&）。

# !%# $%&’()*+,-./01 2 !%! 34567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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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版染。南宋周去非《 岭外代

答》有关型版染中记述为：“ 以木板

二片，镂成细花，用以夹布，投诸蓝

中，布既受蓝，则煮布以去蜡，故能

制成极细斑花，炳然可观。”从周去

非的文字描述中可以知道这种工艺是

直接绘蜡向型版印发展的过渡阶段。

型版染除此方法外的另一种方法则比

较特殊，它使用的型版是先选用两块

薄木板，在木板上将所要的图案用阴

刻线的方式雕刻出来。在刻线的时

候，一是要尽可能地使阴刻槽深一

些；二是线与线之间要贯通，不能有

断开的地方，并在其中一块板的不同

部位与阴线穿通形成漏孔，以备滴入

染液。刻好版型后，在两块板中间夹

上白坯布，用重物压紧，然后从小孔注入染液，因小孔连接阴线槽，染液会顺

槽流淌，如需要多种颜色可在不同部位的小孔中注入所需的染液。一段时间后

拆开木板，白坯布上会自然形成图案纹样（见图 !"#）。
型版印。唐宋时期的型版印与型版染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工艺方法却截

然不同。它的型版不是用木板，而是选用上好的薄牛皮、猪皮之类的皮子或油

纸，在这些型版材料上面刻出纹样，在下面平铺织物，然后将具有防染性质的

灰浆（一般用石灰、豆粉和糊料调混而成），用刮浆的办法刮在织物上面。去掉

型版后，灰浆黏附在织物上面。干后，将织物浸入染液中，稍后拿出，放入水

中冲洗，灰浆脱落后即可（见图 !"$、图 !"%）。
无论是型版染还是型版印，在唐宋时一般都只是单色。但在出土的唐宋时

期的织物中，却经常能见到一些多色的型版制品，有些还有退晕和渗化的效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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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推测，这些应该是用手绘的办法完成的（见图 !"#）。

扎染。陶谷《清异录》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唐末时有一件很大的扎染帐叫

“ 尊重缬”。此件作品墨底黄花，如繁星闪烁夜空，也如秋日旷野中盛开的菊花，

辉煌明亮。显德年间有一个叫陈昌达的书生，偶然见到，甚是喜爱，无奈所带

钱财不多无法买到，看后又无法忘记，最后不惜卖掉祖上传下的古琴和随身所

配的宝剑，凑足了买这件染缬的银两。染缬也即扎染，它无须事先刻板，也不

用先做防染，而是用线将布坯捆扎出不同的形状，放入染液中沸煮。由于捆扎

松紧度的差异和捆扎形式的不同，有些地方染液浸不过去，有些地方染液顺捆

扎的方向而发生变化，待拆去线后，便会自然的形成各种各样深浅有序的花纹。

从陶谷写的小故事和考古发掘中能够看到唐宋时的染缬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色

彩也明快多样。既有绚丽富贵的天蓝底色上饰朱红，也有蓝白、褐白、绿白等

相间的素雅之色（见图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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